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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了
︽
經
濟
學
人
︾
關
於
第
三
次
工
業
革
命
的

文
章
，
覺
得
很
迷
惘
，
如
果
文
章
預
言
是
真
的
，

那
麼
我
們
一
向
以
為
必
然
的
社
會
發
展
模
式
就
要

改
寫
，
是
禍
是
福
還
真
不
好
說
。

第
一
次
工
業
革
命
，
十
八
世
紀
在
英
國
發
生
，

當
時
紡
織
業
開
始
機
械
化
，
數
以
百
計
的
家
庭
式
作

業
，
集
中
成
為
綿
紗
作
坊
，
世
上
出
現
了
工
廠
。
第
二

次
工
業
革
命
在
二
十
世
紀
美
國
出
現
，
亨
利
．
福
特
掌

握
了
生
產
線
竅
門
，
帶
來
大
量
生
產
模
式
。
至
於
第
三

次
工
業
革
命
，
即
是
現
在
，
製
造
業
進
入
數
碼
時
代
，

特
徵
是
各
種
新
科
技
正
快
速
匯
聚
，
包
括
軟
件
、
嶄
新

物
料
和
製
作
程
序
、
還
有
三
維
印
刷
術
。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
工
業
就
是
指
大
量
生
產
，
個
人
喜

好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造
出
千
篇
一
律
但
合
乎
成
本
效

益
的
產
品
，
也
只
有
千
篇
一
律
，
消
費
者
才
能
以
相
宜

的
價
錢
，
獲
得
以
前
只
有
皇
室
貴
胄
才
有
的
物
質
享

受
。
踏
入
廿
一
世
紀
，
我
們
卻
由
大
量
生
產
，
有
條
件

逐
漸
轉
向
大
量
個
人
化
的
生
產
：
未
來
的
工
廠
，
極
可

能
由m

ass
production

變
為m

ass
custom

isation

，
關
鍵

是
軟
件
技
術
和
立
體
印
刷
。

傳
統
工
業
，
總
是
先
生
產
大
量
零
部
件
，
再
裝
嵌
成
一
批
批
雷

同
的
製
成
品
。
如
果
零
部
件
缺
了
，
就
要
從
工
廠
大
批
訂
購
；
如

果
模
沒
了
，
還
要
由
製
模
重
新
開
始
。
以
後
的
工
業
產
品
，
卻
是

可
以
逐
件
﹁
印
﹂
出
來
的
：
只
要
輸
入
電
腦
設
計
圖
，
印
刷
機
便

會
以
類
似
樹
脂
甚
或
更
新
穎
的
物
料
，
一
層
一
層
把
物
品
立
體
印

製
出
來
。
到
時
的
零
部
件
，
其
實
就
是
軟
件
上
的
設
計
圖
，
圖
有

了
，
就
可
以
單
件
生
產
，
人
類
又
可
回
到
小
單
位
作
業
的
生
產
模

式
。只

是
這
樣
一
來
，
第
三
世
界
要
脫
貧
的
路
就
行
不
通
了
。
亞
洲
四

小
龍
以
至
大
陸
，
都
是
先
後
靠
勞
工
密
集
工
業
脫
貧
，
再
進
入
小
康

局
面
的
。
現
在
很
多
先
進
國
家
，
見
到
未
來
的
趨
勢
，
已
開
始
把
製

造
業
﹁
班
師
回
朝
﹂，
撤
回
本
國
了
，
而
未
來
製
造
業
需
要
的
，
也

不
再
是
廉
價
工
人
，
而
是
軟
件
人
才
、
工
程
師
、
資
訊
科
技
員
、
營

銷
專
才
等
。
如
果
未
來
果
真
如
此
，
窮
國
單
靠
勤
奮
和
雙
手
翻
身
的

機
會
就
更
渺
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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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窮國的出路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吾
友
參
加
一
個
兩
岸
三
地
、
學
者
雲
集
的
研

討
會
，
其
中
一
個
環
節
，
是
本
地
資
深
傳
媒
人

講
述
個
人
工
作
經
驗
，
並
以
此
嘉
勉
一
眾
學

子
。
可
惜
，
這
班
資
深
人
士
的
普
通
話
實
在
差

勁
，
相
信
來
自
內
地
與
台
灣
的
學
者
，
會
聽
得

一
頭
霧
水
，
也
不
知
彼
等
操
的
是
何
種
﹁
胡
言
﹂。

到
吾
友
出
場
時
，
他
說
：
﹁
我
唔
理
三
七
二
十

一
，
一
於
以
純
正
廣
州
話
或
者
港
式
中
文
說
之
。
﹂

他
並
說
：
﹁
我
在
網
上
聽
過
孫
中
山
的
演
講
，
粵
腔

官
話
，
一
塌
糊
塗
，
不
知
所
云
。
他
為
何
不
說
回
廣

州
話
？
再
找
人
翻
譯
？
﹂

吾
友
的
困
境
，
我
感
同
身
受
。
深
嘆
有
億
人
常
說

的
粵
語
，
為
何
迭
遭
歧
視
？
而
身
為
廣
府
人
為
何
那

麼
﹁
自
卑
﹂
？
我
說
：
﹁
與
其
如
此
，
你
為
何
不
說

英
語
？
﹂
吾
友
慨
嘆
：
﹁
滿
口
普
通
話
或
者
國
語
的

學
者
，
又
有
幾
多
人
懂
了
？
﹂
我
笑
說
：
﹁
英
語
比

粵
語
﹃
高
貴
﹄
得
多
了
。
﹂
吾
友
聽
了
我
的
反
話
，
禁
不
住
大

笑
。據

說
張
五
常
到
內
地
巡
迴
演
講
時
，
普
通
話
委
實
不
行
，
就

說
粵
語
，
再
由
他
的
夫
人
翻
譯
。
張
五
常
是
知
名
經
濟
學
者
，

文
章
寫
得
頂
呱
呱
，
他
就
是
不
肯
說
﹁
拗
歪
音
﹂
的
普
通
話
，

不
學
孫
中
山
；
正
牌
是
保
衛
粵
語
、
尊
崇
粵
語
的
先
鋒
。
至
於

英
文
一
流
的
他
，
也
不
說
英
語
，
因
為
能
聽
懂
的
有
幾
多
？
說

英
語
，
又
需
翻
譯
，
不
如
說
回
自
己
最
拿
手
的
粵
語
。

我
迭
參
加
內
地
一
些
研
討
會
，
說
一
些
其
音
不
正
的
普
通

話
，
想
來
真
是
汗
顏
。
據
說
，
清
末
民
初
的
梁
啟
超
，
廣
東
新

會
人
也
。
百
日
維
新
時
，
光
緒
皇
命
他
上
︽
變
法
通
議
︾，
看

罷
，
大
為
歎
賞
，
召
見
後
，
卻
謂
左
右
曰
：
﹁
梁
文
章
寫
得

好
，
他
那
廣
東
腔
真
難
聽
。
﹂
就
因
為
梁
啟
超
的
北
京
話
說
得

太
差
，
光
緒
聽
得
十
分
吃
力
仍
不
明
白
，
便
讓
他
辦
理
譯
書
局

去
了
。
失
去
了
更
高
的
封
賞
，
相
信
梁
啟
超
確
曾
﹁
自
卑
﹂、

﹁
自
恨
﹂，
所
以
才
求
教
他
的
夫
人
。
民
國
後
，
他
到
清
華
大
學

演
講
，
逕
說
﹁
官
話
﹂，
但
廣
東
音
仍
洗
之
不
去
，
說
的
是
﹁
廣

東
官
腔
﹂。

真
正
有
學
問
的
人
，
無
論
他
說
的
是
什
麼
﹁
腔
﹂，
總
是
權

威
，
光
緒
太
不
知
人
善
用
。
孫
中
山
是
政
界
猛
人
，
他
的
﹁
拗

歪
音
﹂，
誰
敢
恥
笑
？
毛
澤
東
的
﹁
湖
南
官
話
﹂，
誰
敢
非
議
！

友
人
說
：
﹁
我
說
廣
東
普
通
話
，
可
以
！
但
每
窒
礙
我
的
思

路
、
窒
礙
我
暢
所
欲
言
、
窒
礙
我
的
表
達
，
效
果
絕
對
大
打
折

扣
。
﹂

這
是
香
港
人
、
尤
其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香
港
人
的
困
境
。
其

實
，
我
所
見
的
內
地
學
者
，
有
哪
個
是
能
說
得
一
口
標
準
的
普

通
話
？
我
的
博
士
導
師
，
他
的
普
通
話
就
有
濃
重
的
閩
南
方

言
。因

此
我
說
：
﹁
就
說
廣
東
普
通
話
好
了
，
何
懼
之
有
？
梁
啟

超
不
懼
，
毛
澤
東
不
懼
，
你
懼
甚
麼
？
﹂
友
默
然
。
我
所
任
教

的
學
府
，
最
高
領
導
人
的
普
通
話
，
何
嘗
不
是
鄉
音
濃
重
，
全

聽
懂
的
學
生
有
幾
人
？
但
他
照
說
可
也
，
聽
得
多
了
，
大
家
就

明
白
了
，
何
懼
之
有
？

梁
啟
超
的
﹁
廣
東
官
腔
﹂，
梁
實
秋
聽
得
眉
飛
色
舞
，
朱
自
清

大
為
讚
賞
。
﹁
讚
賞
﹂
的
不
是
他
的
發
音
，
而
是
他
的
精
彩
內

容
。友

人
非
張
五

常
，
沒
有
人
代
翻

譯
。
他
聽
了
我
之

言
，
無
可
奈
何

說
：
﹁
唉
！
就
學

梁
啟
超
吧
。
﹂

粵腔普通話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無

電
視
即
興
式
寫
實
節
目
︽
盛

女
愛
作
戰
︾，
前
段
時
間
一
出
鵲
起

火
紅
一
時
，
但
收
視
高
潮
引
起
全
城

談
論
，
不
足
三
五
天
便
急
趨
平
淡
，

如
今
已
是
品
評
不
高
，
談
論
者
少
至

尾
聲
之
尾
。
阿
杜
心
水
清
之
下
試
究
其
原

因
，
只
有
四
字—

—

﹁
質
素
不
高
﹂
也
，

當
然
就
落
得
此
﹁
不
高
﹂
的
結
果
。

此
把
現
實
中
之
真
人
提
升
入
電
視
節

目
中
﹁
示
眾
﹂，
當
眾
展
示
演
出
，
明
顯

是
取
材
自
內
地
盛
極
一
時
的
現
場
相
親

式
︽
非
誠
勿
擾
︾，
觀
眾
圓
夢
之
﹁
美
夢

成
真
﹂
或
萬
里
尋
親
式
節
目
的
追
尋
失

落
子
女
等
寫
實
節
目
，
內
地
電
視
台

﹁
江
蘇
衛
視
﹂、
﹁
湖
南
衛
視
﹂、
﹁
珠
江
電
視
﹂
等

主
辦
都
十
分
成
功
，
如
︽
非
誠
勿
擾
︾
辦
了
近
年
，

仍
甚
受
歡
迎
。
此
節
目
阿
杜
看
過
多
集
，
仍
覺
其
有

動
人
之
處
，
主
因
是
節
目
質
素
高
，
他
們
那
些
出
台

相
親
或
尋
夢
之
﹁
觀
眾
﹂
報
名
挑
選
者
來
自
四
面
八

方
、
全
國
各
省
市
。
中
國
地
大
物
博
，
人
口
眾
多
，

人
才
鼎
盛
，
電
視
方
面
可
挑
最
高
質
素
的
人
才
﹁
出

演
﹂，
不
似
我
們
只
一
個
香
港
，
只
有
無

幕
後
人

就
相
熟
找
來
之
阿
四
阿
八
、
蘇
珊
、
碧
姬
五
七
個

﹁
中
女
﹂，
找
來
三
四
個
阿
保
阿
勝
之
﹁
導
師
﹂
便
登

場
︵
有
些
甚
至
曾
﹁
做
鴨
﹂︶，
不
俊
朗
氣
質
不
高

雅
，
形
似
大
檔
﹁
打
荷
﹂，
如
此
之
﹁
剩
女
﹂、
﹁
盛

男
﹂
對
手
怎
能
有
長
遠
吸
引
力
？

阿
杜
看
過
幾
輯
﹁
非
誠
﹂
之
相
親
，
有
個
女
嘉
賓

齊
肩
沒
了
雙
臂
的
，
兩
袖
空
蕩
蕩
地
站
出
來
，
竟
先

後
有
四
位
﹁
盛
男
﹂
挑
中
她
，
願
意
攜
她
而
走
共
訂

終
身
，
因
這
無
臂
之
女
長
相
秀
雅
亮
麗
，
端
正
大

方
，
談
吐
溫
文
妙
曼
，
出
語
成
章
，
因
而
有
四
個
好

男
兒
都
想
和
她
偕
連
理
，
願
照
顧
她
一
生
一
世
。
這

等
特
優
而
特
殊
之
人
才
，
人
家
全
國
性
之
節
目
當
然

可
精
挑
出
來
，
人
的
質
素
高
自
然
節
目
質
素
高
，
怎

似
我
們
本
港
節
目
斜
顏
歪
嘴
仔
哨
牙
矇
眼
妹
也
集
中

來
﹁
大
作
戰
﹂，
自
然
就
﹁
沙
頭
角
理
事
長
個
女
﹂

—

﹁
你
要

佢
﹂
啦
。

如
此
﹁
盛
女
大
作
戰
﹂
就
成
了
﹁
剩
人
類
大
混

戰
﹂，
香
港
最
高
收
視
之
節
目
也
如
斯
每
況
愈
下
，

難
怪
不
少
港
人
普
通
話
蹩
腳
地
把
﹁
元
旦
﹂
唸
成

﹁
完
蛋
﹂
了
。

剩女混戰
阿　杜

杜亦
有道

四
國
之
旅
，
因
看
罷
日
劇
︽

上
之
雲
︾

而
起
；
遊
愛
媛
縣
松
山
市
，
是
要
一
探
秋
山

兄
弟
好
古
與
真
之
的
故
鄉
。
這
裡
孕
育
了
好

古
與
真
之
兩
兄
弟
的
愛
國
情
操
、
雄
心
壯

志
；
亦
充
溢

他
們
與
好
友
正
岡
子
規
的
童

年
及
青

歲
月
的
情
誼
點
滴⋯

⋯

遊
松
山
市
，
第
一
個
必
遊
景
點
當
然
是
松
山
城
。

松
山
城
位
於
海
拔
一
百
三
十
二
公
尺
的
勝
山
山
頂

上
，
是
日
本
最
美
麗
的
原
始
城
堡
之
一
。

傳
說
中

松
山
城
築
城
時
在
山
下
的
護
城
河
裡
住

金
色
的
烏

龜
，
是
故
松
山
城
享
有
別
名
﹁
金
龜
城
﹂。
在
日
本

保
留
江
戶
時
代
以
前
所
建
天
守
閣
的
現
存
十
二
城
之

中
，
松
山
城
是
擁
有
位
置
最
高
海
拔
的
城
堡
，
由
加

藤
嘉
明
於

一
六
零
二
年
開
始
築
城
，
歷
經
二
十
五

年
，
於
一
六
二
七
年
完
成
。

日
劇
︽

上
之
雲
︾
中
秋
山
兄
弟
便
是
在
松
山

城
的
山
坡
上
看
雲
，
望
雲
爬
坡
。
辛
苦
登
頂
，
象

徵
日
本
要
獨
立
在
世
界
上
的
勇
氣
，
而
天
邊
的
雲

彩
，
則
象
徵
那
份
想
要
成
為
像
西
方
列
強
一
樣
富

強
的
國
家
之
夢
。

松
山
城
被
評
定
為
日
本
國
家
級
重
要
文
化
遺

產
，
與
姬
路
城
及
和
歌
山
城
並
稱
為
日
本
三
大
連

郭
式
山
城
。
進
入
天
守
閣
後
要
先
換
上
室
內
拖

鞋
，
走
上
一
小
段
很
陡
的
木
台
階
後
，
再
進
入
天

守
閣
的
內
部
。
閣
內
展
示

歷
代
城
主
和
武
士
的

服
飾
，
還
有
介
紹
一
些
松
山
城
的
歷
史
。
天
守
閣
的
至
高

點
，
是
一
處
可
以
眺
望
瀨
戶
內
海
和
松
山
市
的
最
佳
位
置
，

四
面
都
有
觀
景
窗
，
可
以
看
到
三
百
六
十
度
的
景
色
。
幸
運

地
，
我
登
城
當
天
遇
上
好
天
氣
，
極
目
視
野
能
清
晰
看
到
瀨

戶
內
海
！

要
登
上
松
山
城
，
有
兩
種
交
通
工
具
可
以
選
擇
，
一
種
是
有

車
廂
的
纜
車
，
一
種
是
單
人
索
道
椅
。
單
人
索
道
椅
的
速
度
不

快
，
又
能
觀
看
四
周
景
色
，
別
有
一
番
趣
味
，
我
是
登
山
時
挑

了
單
人
索
道
椅
，
下
山
時
則
坐
纜
車
。
當
然
，
還
有
第
三
種
途

徑
登
城
，
就
是
用
兩
條
腿
走
呀
、
走
呀
、
走⋯

⋯

松山城上望雲爬坡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團
結
就
是
力
量
﹂
無
錯
。

旅
港
的
各
省
市
港
人
都
各
自
有

社
團
組
織
，
包
括
商
會
及
同
鄉

會
，
星
羅
棋
布
，
團
結
鄉
親
發

揮
力
量
。
近
年
在
有
心
人
推
動

下
，
更
積
極
把
眾
社
團
組
成
﹁
總
會
﹂

彰
顯
影
響
力
。

海
南
同
鄉
會
會
長
張
泰
超
是
地
產
富

商
，
熱
心
團
結
同
鄉
，
支
持
國
家
特
別

是
家
鄉
海
南
現
代
化
建
設
和
教
育
興

學
。
而
在
香
港
擁
有
逾
五
千
會
員
的
海

南
同
鄉
會
在
張
泰
超
會
長
和
雲
海
清
、

李
桂
英
、
韓
陽
光
、
陳
明
澤
等
一
眾
首

長
領
導
下
，
在
支
持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依

法
施
政
、
聯
誼
鄉
親
，
造
福
社
會
、
承

先
啟
後
，
為
社
會
公
益
事
務
作
出
很
大

貢
獻
，
深
獲
鄉
梓
稱
譽
擁
護
，
會
員
們

積
極
參
與
會
務
，
每
當
香
港
各
級
選
舉

活
動
時
，
旅
港
海
南
鄉
梓
都
會
踴
躍
投
票
，
支
持

愛
國
愛
港
候
選
人
。

張
泰
超
是
中
國
僑
商
聯
合
會
副
會
長
，
也
是

海
南
政
協
常
委
，
香
港
工
商
專
業
協
進
會
永
遠

榮
譽
會
長
，
公
職
眾
多
。
近
日
巧
遇
張
泰
超
會

長
於
香
港
文
昌
社
團
聯
會
成
立
典
禮
上
，
他
表

示
正
與
十
多
個
在
港
海
南
社
團
等
籌
組
﹁
海
南

社
團
總
會
﹂，
並
獲
得
海
南
省
政
府
官
員
及
香
港

中
聯
辦
協
調
部
積
極
支
持
指
導
。
籌
組
工
作
正

在
如
火
如
荼
進
行
中
，
據
悉
張
泰
超
會
長
為

﹁
海
南
社
團
總
會
﹂
的
成
立
出
力
又
出
錢
，
他
一

馬
當
先
認
捐
逾
八
位
數
字
的
款
項
支
持
社
團
總

會
會
務
經
費
。
在
此
，
衷
心
祝
福
他
如
願
成

功
。
其
實
，
張
泰
超
思
維
創
新
，
熱
愛
科
技
。

香
港
工
商
專
業
協
進
會
和
正
在
籌
組
中
的
﹁
香

港
文
化
教
育
協
進
會
﹂
以
及
由
一
位
青
年
﹁IT

﹂

才
俊
江
慶
恩
白
手
創
業
的
﹁
中
天
動
力S

IN
O

﹂

等
三
個
機
構
為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十
五
周
年

而
舉
辦
﹁
香
港
移
動
程
式A

PPSA
N
IT
Y

﹂
設
計

大
賽
。
張
泰
超
對
此
創
新
科
技
、
創
新
思
維
、

創
造
就
業
為
主
題
的
手
機
移
動
程
式
設
計
比
賽

十
分
認
同
，
並
任
榮
譽
會
長
。
江
慶
恩
接
受
訪

問
時
多
謝
眾
多
媒
體
社
團
學
院
等
允
任
支
持
機

構
或
協
辦
機
構
。
不
少
朋
友
對
此
大
賽
興
趣
盎

然
。
當
然
啦
，
頭
獎
十
萬
元
，
夠
晒
吸
引
力
。

團結就是力量
思　旋

思旋
天地

五
月
十
二
日
是
國
際
護
士
日
，
五

月
十
一
日
我
與
囡
囡
生
命
中
第
一
位

白
衣
天
使
︵
摩
登
執
媽
︶
岑
素
圓
姑

娘
重
逢
。
認
識
岑
姑
娘
已
是
廿
二
年

前
的
事
，
她
在
產
房
知
會
我
﹁
係
女

來

！
﹂
又
悉
心
教
導
我
如
何
替
囡
囡
洗

澡
餵
奶
和
護
理
臍
帶
，
她
的
經
驗
和
熱

情
，
是
我
們
這
些
新
手
媽
媽
的
鎮
定
劑
、

開
心
藥
。

為
使
市
民
更
了
解
白
衣
天
使
的
心
聲
，

為
慶
祝
廣
華
醫
院
一
百
周
年
、
護
士
學
校

九
十
周
年
，
現
為
廣
華
醫
院
護
理
總
經
理

的
岑
姑
娘
發
起
，
將
一
眾
白
衣
天
使
的
集

體
回
憶
結
集
成
書
，
推
出
︽
天
使
家
書
．

熱
和
愛
的
奉
獻
︾。
新
書
發
布
會
上
，
我
遇

上
了
六
十
年
代
入
行
、
接
生
超
過
二
千
多

位
嬰
兒
，
八
十
多
歲
的
龍
王
麗
生
姑
娘
，
她
憶
述
當

年
往
事
，
難
忘
父
親
反
對
修
讀
護
士
時
說
：
﹁
我
養

你
唔
起
咩
？
﹂
她
笑
說
試
做
一
會
，
結
果
一
做
數
十

年
，
更
成
了
本
港
護
士
先
驅
，
創
造
了
很
多
個
﹁
第

一
﹂。
從
英
國
進
修
回
港
，
龍
太
提
出
設
立
﹁
深
切
治

療
病
房
﹂，
就
這
樣
，
廣
華
醫
院
成
為
全
港
第
一
間
設

有IC
U

的
醫
院
，
比
公
立
醫
院
更
先
進
。

龍
太
深
明
產
前
檢
查
的
重
要
，
她
在
文
職
同
事
收

工
後
，
利
用
辦
公
室
擺
檔
為
孕
婦
檢
查
。
不
累
嗎
？

﹁
我
很
瘋
狂
的
！
﹂
龍
太
謝
謝
你
！

﹁
當
年
我
們
遇
過
不
少
臨
急
臨
忙
要
生
產
的
媽

媽
，
醫
院
門
前
的
士
站
是
熱
門
執
仔
地
點
，
為
第
一

時
間
做
好
工
作
，
我
們
預
先
擺
放
所
需
儀
器
在
那

兒
，
母
子
平
安
後
，
更
會
找
工
作
人
員
清
理
車
上
血

漬
。
﹂
一
條
龍
服
務
，
勞
心
勞
力
，
可
敬
。

新
書
中
提
及
﹁
最
驚
險
莫
過
於
二
○
○
三
年
，
第

一
位
由
廣
州
來
的
沙
士
病
人
入
住
了
廣
華
醫
院
。
當

天
替
此
病
人
插
喉
和
駁
機
的
郭
姑
娘
，
憶
述
時
猶
有

餘
悸
，
但
專
業
情
操
令
他
們
和
香
港
人
一
起
攜
手
渡

過
難
關
。
﹂

一
向
以
來
市
民
對
廣
華
護
士
的
口
碑
極
佳
，
夢
想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
護
士
學
校
可
以
重
開
，
重
吃
寓
意

﹁
考
試
及
格
﹂
的
﹁
及
第
粥
﹂，
繼
續
培
訓
優
秀
的
白

衣
天
使
，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
燃
亮
更
多
生
命
，
預
祝

﹁
天
使
家
書
﹂
一
紙
風
行
。

另
，
上
期
欄
中
提
及
﹁
乳
健
中
心
﹂
熱
線
電
話
：

三
一
四
三
七
三
三
三
。

天使家書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有外地女友到京，住在她奶奶家。我去看她，
卻不期然地認識了一個文藝範兒很足的「80後」
老奶奶。她穿小碎花棉襖，大紅披肩，淡綠邊框
的老花鏡，在客廳的籐椅上，津津有味地讀一本
金庸的武俠小說。
專注的程度，看見孫女的朋友來，也只是禮貌

地點點頭。因為不關她的事。呵呵。
我和女友在裡間敘舊，也不知聊了有多久，從

客廳裡傳來馬友友的大提琴聲。做孫女的眨眨
眼，說我奶奶和你一樣是馬友友迷，你一會兒走
的時候，和她聊幾句馬友友，她一定會高興。她
還說，奶奶是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的。她這輩子
永遠當自己是俊朗飄逸的女生，活得很文藝，很
講究。每天讀書做筆記，還每天記日記呢。
這個奶奶的無敵魅力 實讓我愉快了好幾天。

而且，她讓我想起了另一個有趣的場景。很多年
前，我還比較文藝，喜歡把書或者電腦搬到咖啡
館或者茶館裡用功。早早地去，佔據一個小角
落，一坐就是一整天，工作效率還很高。周邊來
來往往的人，均與我無關，真真如入無人之境。
可是，就有那麼一天，我旁邊的一張桌子熱鬧

得很。一群年齡估計在60到70多歲的先生女士們
在那裡放開了說笑。也可能他們的耳朵已經有點
不靈光了，也可能是因為同學會的興奮，他們的
喧嘩自己並不曉得。只聽她們說，我們女生怎麼
怎麼地。又聽他們說，我們男生怎麼怎麼地。誰
誰誰喜歡誰，狂追了一個被男生私下評為校花的
女生，可是，終究是沒有追到云云。聽得我在一
旁暗笑。
後來，我搬到一個位於京郊的社區裡住，漸漸

養成了在家辦公的習慣。但是，有一點一直不習

慣，就是推門出去，看見的幾乎都是老太老頭在
推 兒童車。鄭重其事不說，還很忍辱負重的樣
子。偶爾慢走，經過他們身邊時，也是聽他們互
相之間的家常話，媳婦厲害，兒子不孝。再不就
是腰背疼心口悶地嘆苦經。後來，我就改成快
走，因為不想再聽到作為一個人類進入晚年的悲
苦和嘆息。聽多了，我怕自己會提前老去的。
不過，有一個春天的偶遇，讓我改變了對他們

的看法。那天，我去取報紙，路過社區廣場，看
見剛剛發芽的龍柳樹下，有三五個老頭老太在讀
書。我的好奇心又上來了，就裝 不經意地慢慢
走了過去，看清楚他們是在學英語。一個爽朗的
老太喊住了我，她說，你也來參加吧。一周一
次，周四上午8點到10點，教材是新概念英語。
呵呵。我雖然沒有參加他們的學習小組，但是

和他們幾個卻成了朋友。他們有時問我在讀什麼
書，要我推薦幾本有意思的書給他們。然後，他
們就會在電話裡或者龍柳樹下與我討論書裡的細
節。我有意推薦的幾本書，基本上都有不同於傳
統教科書的思維方法和視角。我信奉孔子的「朝
聞道夕可死」的文化精神。
這給他們帶來不小的心理困惑和壓力。有時

候，他們很認真嚴肅地約我坐一坐，聊一聊，希
望我會給他們解惑。但這真是為難煞我了。後來
我就知難而退，只和他們討論「于丹」等人在百
家講壇裡的內容。大家就輕鬆了很多。有一次，
有一個白髮老先生突然向我發飆。因為我說最近
在第三遍讀《紅樓夢》。他說，那是一個男人寫給
其他男人讀的書，你們女生哪裡看得明白，只以
為是哥哥妹妹在男歡女愛。他的一句話把我憋在
了那裡，半晌也說不出話來。訕訕地，只好拂袖

而去了。呵呵。
前天，我在社區小徑上走路，一個奶奶迎面過

來拊掌大笑。她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芳鄰，已經78
歲，可是，看起來也就60多歲的樣子。滿頭銀絲
燙成精緻的髮型，衣飾簡單卻整潔有致。笑容永
遠是明朗的，甚至有點羞怯的。我問候她，並問
她怎麼好久不見她出來散步了。她說，老伴病了
住院已經半年，她要陪床。她又說，即使在病床
邊，她也帶了書去讀。有時候看老伴精神氣好，
就讀幾段給他聽。她感謝我，給她推薦了一本好
書。我問是哪一本，她說，是《千江有水千江
月》。那是一本節奏緩慢且老派的愛情小說。他的
老伴是她的大學同班同學。
可惜，在我們女生和他們男生的故事裡，並不

都是美妙的。每年都有幾則校園情殺案以及撲朔
迷離的情迷案登在社會新聞版上。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則某著名大學的女研究生被她的男友扔下樓
去，隨即，男友也跳樓身亡。原因也就是愛或者
不愛，二男一女或者二女一男的老套故事，太陽
底下無新事。卻另有一則情迷案讓我不得其解。
女生是來自南方小城的一個美麗女生。她不知怎
麼地被前男友騙到一家小旅館裡，喝下一瓶問題
礦泉水之後，被前男友迷姦。女生悲憤交加，脫
身後把情況告訴了現男友，現男友報了警。事情
後來的結局我不得而知。但是，故事的細節如此
的不浪漫，如此的市井味，簡直就是《金瓶梅》
裡的橋段，尤其讓我痛心不已。
更有甚者，一次聊天，有朋友告訴我說，她去年

參加同班同學會，事後大家都留了通訊地址。結
果，有一小半的電子信箱或者手機號是虛假不實
的。這讓她非常痛苦和迷惑，差點要去看心理醫
生。呵呵，世風不純，校園的風景也光怪陸離了。

我們女生，他們男生

■國語說得不正不純，

無礙梁啟超的大師地

位。 作者提供圖片

■
快
樂
的
老
年
人
聚
會
，
聊
聊
那
些
年
的
青
春
故
事
。

網
上
圖
片


